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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体捐献，这个曾经讳
莫如深的话题，如今正被越
来越多的人接受。截至去年
底，上海累计登记遗体和角
膜捐献者44106人，约占
全国三分之一，累计实现捐
献9573人，约占全国三分
之二。捐献者年龄最大的
110岁，最小的仅出生2个
月，他们用身体献出了最后
的爱。

! 韩建刚

遗体捐献：爱心与天地共存（上）精神与日月同辉
!"#$年%月，上海红十字会率先

在全国开展遗体捐献工作。$&&'年%

月!日，全国第一部有关遗体捐献的
地方性法规———《上海市遗体捐献
条例》正式施行。%(年来，上海红十
字会、遗体捐献者联谊会、高等院
校、上海福寿园等相关单位和团体
紧密合作，致力帮助捐献者献出最
后一份爱，为这些平凡的人完成了
一件不平凡的事。截至$&)*年底，上
海累计登记遗体和角膜捐献++),*

人，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累计实现
捐献"(-%人，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二。
遗体捐献，这个曾经讳莫如深的话
题，正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并付诸行动。

$&&$年%月，全国第一座红十字
遗体捐献者纪念碑在上海福寿园落
成。纪念碑的主碑由一块近$米高的
透明玻璃构成，上面刻有红十字会
的会标以及上海市遗体捐献工作纪
事；碑前横卧着的大理石上，刻着上
海市原副市长谢丽娟的题词“精神
与日月同辉，爱心与天地共存”；两
侧一男一女人体镂空雕像，则寓意
“人道、博爱、奉献”。主碑的周围，是
三座同样近$米高的书型石碑，数千
名遗体捐献实现者的名字被镌刻在
上面。
福寿园办公室主任廖财明介绍

说：“这几年，遗体捐献者的队伍在
不断壮大，从刚开始的几年才能写
满一本‘书’，到现在一年已经写满
一本‘书’了。这是好现象，因为遗体
捐献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
社会的共同参与。”目前，“石书”上
已载有包括上海市第七届政协主
席、著名物理学家谢希德和上海市
红十字会原会长白备伍等在内的
*&&&多名捐献者的名字，年龄最大
的))&岁，最小的出生仅$个月。在这
些捐献者中，流传着许许多多动人

的故事。

一人捐献带动一
个家族
蒋百平是嘉定区娄塘地区生前

办理遗体捐献的第一人。他年轻时
因病丧失了劳动能力，曾对弟弟说：
“我对社会贡献不大，死后想将遗体
捐献给医疗科学机构，这比火化要
有价值。”)".*年底，蒋百平将一份
《遗体捐献登记表》摊开在弟弟蒋乃
平的眼前，让他在登记表的“执行
人”一栏里签了字。)""%年*月，蒋百
平逝世后，当时的上海医科大学接
收了他的遗体，用于医学研究。
现在，蒋百平的家族中已有)-

人在嘉定区红十字会办理了遗体捐
献登记手续。他的外甥女金莹是嘉
定区遗体捐献登记者联谊会嘉定工
业区组长，主要负责宣传、组织和服
务工作。金莹说：“现在人类对许多

疾病仍束手无策，捐献遗体供医学
研究，意义重大，我很愿意为此奔
走！”提起家族中第一个捐献遗体的
蒋百平，金莹话语里充满敬意：“我
很佩服大舅舅，他很勇敢。现在，家
里有不少人都受他的影响，加入了
遗体捐献的队伍，包括我的父母和
小舅舅。”

$,,.年，当金莹从报纸上得知
中国遗体捐献者少、缺口很大时，就
对女儿表示想在去世后捐献遗体。
女儿一听就哭了，说什么也不同意。
金莹耐心地向女儿解释：“人去世后
就没感觉了，不会觉得痛，你不用心
疼妈妈。妈妈捐献了遗体，让医学院
的学生多划几刀、多做些研究，他们
当医生后，病人就可以少受点痛
苦。”金莹承认，捐献遗体的决定，的
确让她受到了一些压力。在农村，人
们的观念相对保守，误以为捐献遗
体不吉利，或子女不孝顺，甚至有人

猜想捐献遗体会不会有什么好处。
面对猜疑，金莹只是笑笑，说：“没有
的事，你再说也不会有，网上一查就
知道遗体捐献是无偿的。而孝顺父
母要在生前。人死后还能为社会作
出点贡献，这是好事情。”最后，金莹
在得到家属的理解和支持后，毅然
走进嘉定区红十字会，办妥了遗体
捐献手续。
我问：“遗体捐献后能保留骨灰

吗？”“当然可以，家属如果要保留骨
灰，遗体使用完毕火化后会把骨灰
交给家属。”她回答。让金莹感到欣
慰的是，在她的带动下，自己的丈
夫、弟弟和弟媳、小叔子、表妹等都
加入了遗体捐献登记的行列。
金莹一直在为扩大捐献者队伍

而忙碌。在她的努力下，嘉定工业区
的遗体捐献志愿者已从$,)%年的$"

人增加到了现在的*+人。$,)(年端
午节前夕，金莹得知-,多岁的张忠

兴老人在病床上表示想捐献遗体，
她马上联系区红十字会，当天就赶
去为老人办理手续，第二天便将遗
体捐献证书送到了张忠兴的手里。
老人在弥留之际，紧紧握着金莹的
手，轻声说了句“谢谢”。
可喜的是，奉献者的努力得到

了社会的认可。$,)*年$月，媒体报
道了蒋百平家族争献大爱的事迹，
而金莹一家也被选为全国最美家庭
之一。

“大体老师”照亮
求医之路

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临床解
剖中心，遗体捐献实现者被学生们又
称为“大体老师”。每堂解剖课前，师
生们都会对“大体老师”默哀一分钟，
并每人献上一支菊花，以表敬意。而
在每年清明节前，师生们也都会在本
校和福寿园举行感恩缅怀仪式。
医学院的解剖室里，终年散发

着福尔马林的气味。那天，老师掀开
盖在解剖台上“大体老师”身上的白
布，是一位老伯平静而苍白的脸。在
解剖与组织胚胎学系的一堂解剖课
上，.个身穿白大褂、戴着口罩的学
生正围绕着遗体，准备开始解剖。解
剖室里很安静，只有手术器械放入
托盘时的清脆碰撞声。这位“大体老
师”将陪伴学生$个月，为他们提供
一次难得的、允许犯错的实验机会。
受传统习俗的影响，中国目前

捐献遗体者人数并不多。在上海，平
均每.名医学生才分配到一具遗体
实习，而西方国家培养一名医生需
要),具遗体。一具遗体的用处很多，
能做器官和角膜移植，能给大专院
校解剖教研当“大体老师”，能做病
理解剖分析实验，能制作人体标本。
一个医学院学生在笔记上曾写下这
样一句话，“大体老师，您用生命中
最后一束光，照亮了我们求医的道
路。”

" 医学院的学生在解剖课前向!大体老师"默哀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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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李，你醒醒。”“什么？”爸爸迷迷糊糊
回了一句。“有没有闻到煤气味？”妈妈轻轻推
了推爸爸。“没有啊！有吗？”“啊！”妈妈一声
尖叫，像一道闪电划破宁静的早晨。“老李，快
起来！老鼠，老鼠！”
我忍不住偷笑，再也没有比这声尖叫更

悦耳、更动听的声音了。离计划成功似乎近了
一步。虽然细菌战并没有产生预期的
效果，但化学战的影响似乎正在发
酵，心理战的作用尚有待评估。

爸爸冷静地处理完死老鼠，然后
到厨房里去折腾了。妈妈出门买早饭
去了。“晓军，起来了！”妈妈一边往餐
桌上摆大饼、油条，一边喊道。“哦！”
晓军缓缓探出被子，伸了一个懒腰。
“怎么样？”妈妈转头，担心地问厨房
里的爸爸。

爸爸站直身子，眉头仍旧皱着：
“看了半天，好像没什么问题。”“奇怪，
早上我好像确实闻到煤气味了。”妈妈
仍有疑惑。“应该没事。”但爸爸的语气
不那么坚决。“安全第一，还是报修吧！
上午我去一趟房管所，你管你上班。”妈妈这
句话，我听得真切，不禁有些激动。

/0，正中我下怀。我必须赶往辽宁西路
了，离 "点还有不到两个小时，得抓抓紧。我
一直认为，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未雨绸缪
总是好的，早一点到现场，就能早一点作准
备。没有在闹市区耽误哪怕片刻，也没有在漾
亭桥上停留一分钟，更没有往下湖公园里瞥
上一眼，脑海里只有行军路线图。
当然，起初步履还是轻快的，心情也是轻

松的，但走着走着就都沉重起来。似乎有些恍
惚，更多或是紧张，猫步越来越乱，毕竟离现
场是越来越近了，毕竟这是一场血战啊！丝毫
没有感到初冬的寒意，我的血液在沸腾。

储蓄所就在跟前，就在路边，两扇铁门，
门面不大，百米开外就是滨外的校门。选好观
察哨位置，监视程序启动。目测发现，两名女
员工先后进入储蓄所。一名三十岁不到的样
子，来得早些，从包里取出钥匙，打开铁栅栏
上的挂锁，再打开里面的木门，进去后关上了
木门；另一名四十岁左右，稍晚三五分钟到
达，在木门外敲了敲，里面的人开门后，她也

走了进去，然后木门又关上了。没到营业时
间，多少有些准备工作。
年轻的应该就是沈翠真，如果里面没有

其他人，那么她果然是第一个到单位开门的
员工。情况似乎复杂了，两名员工，另一位会
不会也有危险？马路上大车小车夹杂着一波
波快速流过，自行车三五成群从眼前穿过，路
边来去匆匆的行人也不少，风平浪静，波澜不

惊，应该跟平常没什么两样。这就是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滨海，人是
多的，城市的脚步是快的。
储蓄所开始营业了，木门已经

打开，也不知是沈翠真还是她的同
伴开的门。我好像有点走神，不应该
的。好在单冬宝还没到，没有骑车人
停留在门口。我长吁了一口气。
进出储蓄所的人不多1十来分钟

里也就三个，都是上了年纪的人。此
刻，里面应该只有两位客户，都是老
太，那个老头已经离开。我打算先等
单冬宝来，把反面人物的特征观察
仔细，千万不能认错人，以免打错靶
子。辨认准确、敲定对象以后，再趁

人多眼杂的时候溜进去，钻进柜台，找到核按
钮，找准时机摁响警报。所有这些必须尽快完
成，越早报警，就越有可能为后面的行动争取
时间。
想起很多电影中，特种部队或防暴小组

行动前对表的镜头，每个人都抬起手腕，神情
专注地盯着手表，此时镜头中是飞速跳动的
电子表液晶屏特写。然后队长发出低沉的声
音，“现在对表，现在是……”哇，好紧张、好英
勇的样子。
纲领是行动的先导，手中有粮，才能心中

不慌，算无遗策，才能大功告成。首选方案当
然是预警逼退单冬宝，如果做不到，那次选方
案就是阻止柜员报警，避免刺激罪犯行凶杀
人。今天，我既要做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张
子房，也要当血染征袍、无与争锋的赵子龙。
目标出现。他骑车不快，缓缓而来，但停

车锁钥匙的动作却十分利落。他若无其事地
站在那里，抬头扫了一眼储蓄所的招牌，又迅
速警惕地观察了一下左右路边，从口袋里掏
出一包凤凰牌香烟，一个煤油打火机，抽出一
支烟叼在嘴里，然后点上。

玄机无界
达世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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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忻飞去德国显然不是旅游，是与他航空
航天方面的研究密切相关。他先是从上海直
飞法兰克福、待了两天，你看。”马葛亮边说边
用笔在纸上面画了一个小圆圈，标上所说的
地名。然后由此拉出一条线，随着他的叙说，
这线的延伸线上依次出现了相关地名。“接
着他去了西面不太远的亚琛，又到了北面的
佩内明德，然后回到法兰克福，请注意，他没
有从法兰克福飞回上海，而是坐车向南，去了
匈牙利的布达佩斯，随后再飞回国内。”马葛
亮说到这里直视钟波达。“这路线呈现一个往
右下拉的圆弧形，对一个钱款不多的高校毕
业生来说，他为什么要绕这样的圈子？”
钟波达盯视着行程路线，真像个大问号

啊！显然这行程路线比前时尤子奇讲的更详
尽，所提的问题也更敏锐。他思索着回答2“他
要去的地方对他来讲无疑是很重要的，我猜
想，他去法兰克福因为那里不仅是德国和欧
洲的国际空港和重要中转站，还因在二战中
遭受过盟军的猛烈空袭而差点毁灭，就在法
兰克福的东北一百多公里的地方，据说发现
了过去纳粹研制的早期隐形飞机，那飞翼式
样子跟现在美军的 3$很相像。”
“我们找到了他在那里考察的照片。”马

葛亮又从笔记本里取出了相关的照片。
钟波达很惊异他怎么弄到这照片的？！
马诸葛往咖啡里加了一包黄糖，用棒子

搅拌着，悠然说道：“他去佩内明德是去考察
4$导弹的遗址，忻飞显然对处于时代前沿的
东西特别有兴趣。那么，他为什么要去亚琛和
布达佩斯呢？难道那里也有尖端飞行器？”
钟波达想我可不能输给你这个军龄比我

短的小马啊！他竭力思考起来，忻飞为什么去
布达佩斯？这问题尤子奇也提起过，可现在又
多了个亚琛，这之间又有什么联系呢？呵，他
陡然想起了，那两个地名在过去做我国航天
之父钱学森节目时曾见到过。“那是‘航空航
天时代科学奇才’的家乡和重要工作地啊5 ”

“是吗？那奇才名叫什么？”马葛亮刚咬了
一口三明治便放下了。
“冯，冯……”“冯·布劳恩？”马葛亮接口说

出一个名字。“不，你别误导我。”钟波达微笑着
摇摇头。“他叫冯·卡门！”“哈哈，我是这两天才
知道这个名字的，他是世界顶级航空航天专
家，钱学森的老师，他在美国创建的‘古根海姆
实验室’，领导了两代科学家和工程师闯进科
技的先驱领域，有‘现代达芬奇’之称5 ”
说着，马葛亮的脸色又严峻起来。“接下

来我说个你肯定不知道的情况吧，忻飞就在
又回到法兰克福时，在街上发生了一次车
祸。”“哦，有这样的事6伤得怎样？”
“不严重，确切地说只是被车右侧擦碰了

下，车主很负责把他送进一家私人诊所，免费
治疗和休养了两天。”马葛亮举起了桌上的照
片，“主治医生就是此人，汉斯。”
钟波达细细看了一眼，等待马葛亮的下

文。他说：“此事看上去很普通很正常。然而，
就在不久前德国警方对一名恐怖分子住宅的
突袭中，搜到了一份有关忻飞的医学检查报
告。但这报告并不是关于忻飞伤情的，而是他
的智商智力与脑部检查的综合分析报告。报
告认为，忻飞有着极高的智商和非凡创造力，
并预测他主持科研项目的成功率为 "*7。”
“唔！”钟波达大为震惊，这意味着汉斯是

与恐怖分子一伙的。马诸葛喝光了杯里的咖
啡：“但德国警方要确定他为恐怖分子还缺乏
足够的证据，他有着良好的社会形象，还常来
中国做医疗仪器的买卖。”
钟波达心里咯噔一声，国际恐怖组织实

际上已比他们更早地关注忻飞5 关注他的新
型无人机！
马葛亮站了起来：“你可以拍一张此人的

照片，以便注意下忻飞周围是否有他的身影，
他和他的组织可能是我们难对付的暗中对
手，或者是对手之一5 ”
芷江。一座造形别致的民族风情木塔从

车窗外闪过。
司机特地带他们在城内弯了下，重又驶

上公路，一条青江常常在伴随他们，秀色可
餐。小门神有自觉充当起导游来了：“这条江
可以伴随我们到两里外的中国抗战纪念馆。”
当车快停的时候，车门上又响起了清晰的敲
门声。


